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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藏布江

白云飞往日喀则，

大水流向孟加拉。

昨日去羊湖，一江怒涛迎面，

今天顺流而下，水里的石头也在赶路。

乱峰入云，它们仍归天空所有。

——我还是在人间，

我要赶去墨脱城，要比这流水跑得快，

要赶在一块块石头的前面。

尼洋河

相对于桃花，我偏爱侧柏，

相对于漫滩，我偏爱巨石。

你知道，由于我的偏爱，山多倾斜，

林芝城外落小雨。

但也许我错了，比如，

桃花就是侧柏，巨石就是小雨，

走过的路仍是未知的路。

一首写给断崖的诗转眼爱上了

沉沉河谷。

你知道，由于我的偏爱，古堡陡峭，

猛虎像移动的废墟。

风马与激流不解世情，只有

磨掉了棱角的小石子

会因幸福而啜泣。

八廓街玛吉阿米小店

靠在爱人肩头就会变成月亮。

走过茫茫雪域的人

在一架窄小的楼梯上迟疑。

有人在寺庙里点灯，

有人像个暗影从拉萨城穿过。

如果有来世，我也愿转山，转水，

磕等身长头，

在小街的尽头与你相遇。

如果变轻的躯体一遍遍

被人间借用，我也愿化作这

啤酒的泡沫，或者

把心跳遗忘给一首曲子。

——我也愿与这一切无关，

比如现在，怀抱群星，无声无息，

坐在幽暗尘世的深处。

黑白石子

从前，西藏有个强盗

叫潘公杰，杀人越货许多年，

幡然醒悟，剃度礼佛。

他修行的法子是：

心有一善念，面前放一白石子，

心起一恶念，面前放一黑石子，

待石子尽白，他已被叫作

高僧潘公杰。

公元2015年，我来西藏，

见冰川、戈壁、河畔多石子，

大者如斗，小者如指，为风

和流水造就。

于是想起潘公杰，于是想起

以流水之慢，祛恶如剥皮，

以风沙之快，持善如诛心。

一双杀戮的手到最后

接受的竟是石子的教育。

而黑与白，每次微小的移动，

宗教与人心中

都有雪崩发生，有高原起伏。

指尖冷，天堂远，地狱

始终不远不近跟着。

我想，我身上大概是有一些吃

货的潜质的。

我最初的数字与商业知识，都

从一份菜单上来：二元，二菜一汤；

三元，三菜一汤；四元，四菜一汤

⋯⋯一直到十元。十元，不叫十菜

一汤，而是“全家福”。

这是东街巷口东街饭店的价目

单，写在一块白漆的木板上，挂在店

堂最显眼的位置。由于姨妈在那里

工作，上小学前，那里是我最爱去玩

耍的地方之一，也得以蹭吃了不少

好东西，以至于我到现在也只爱吃

碱水面，排斥土索面——东街饭店

的面条做得极好，烧面条时，厨师经

常会给我舀上一小碗汤，夹几根

面。有时我甚至还能吃到一块半块

刚炸出来的糖醋排骨。

我至今记得，菜单上的数字是

大写的，并且长期不变。不过，后来

终究还是改了，数字都变大了，“全

家福”需要十一元了，而且改动的频

率也加快了。到十二元才能点一桌

“全家福”时，我上了小学。

可以说，对于童年，对于故乡，

我的记忆是从饭店开始的。对于20

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属正

常。毕竟人间最重要的还是烟火。

入学之后，我按照既定的模子一路

升学，一路长大。在此期间，永康的

公营饭店一家接着一家转制关门，

我姨妈也调到了另一家工厂。不知

什么时候起，东街饭店突然改成了

一座卖衣服百货的商场，门口日夜

喇叭吆喝，生意不温不火；又过了几

年，整条东街都拆了，姨妈也退休

了。

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二十

来岁。20世纪90年代初，徐克的武

侠片正大行其道。每个初入社会的

年轻人，都有一种走上江湖的悲壮

感。想象中，行走江湖最不可少的

便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这样，

以老板姓名为号的林峰饭店成了我

们虚拟江湖中的“悦来客栈”。

选择“林峰”，是偶然也是必

然。说实话，当时公营的中档饭店

基本无存，新开的私营小饭馆虽多，

但朝三暮四，有恒心的并不太多。

而“林峰”，其时开灶已有10多年，

口碑已然显现；林家土菜，咸淡道

地；装修朴实，价钱实惠。更重要的

是，林峰其人颇令我们喜欢，衣着随

意，袖口常年高高挽起，裤管不拘左

右高低；肚厚脖粗，开口便是最土方

言；最妙的是他也好喝几口，厨间若

有空闲，便屡屡拎壶巡桌而冲。

于是，“林峰”成了我们在永康

这座城市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的一

大据点。同学，同事，同事的同学，

同学的同事，桌子一天比一天挤。

每一餐的主题也越来越模糊。从最

初的喝酒就是因为想喝酒（我极其

怀念那种纯粹的酒席），到后来为了

啥事而顺带请喝酒，再到后来喝酒

先问有啥事。真正的江湖悄然生

成，一座城市的“大小门派”在“林

峰”的酒桌上歃血为盟。

有件事，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可

思议。我22岁那年就在《永康日报》

上发表过文章，也一直希望认识永

康的文化界前辈，但怕冒昧，一直不

敢打扰。10多年后，当我终于结识

那篇文章的编辑，聊起来之后才知

道，“林峰”其实也是他们的根据地，

每周总有几天不醉不归。

——10多年间，同在小小的“林

峰”闯荡，两个互相寻找包厢的食客

竟然擦肩而过。

再后来，和我喝酒的那批人大

都谈上了女朋友。一桌变成了两

桌，江湖有了些臃肿。有女人出来

“踩刹车”，出入“林峰”的密度与气

势逐渐萎靡。再后来，成家的越来

越多，声称身体零件开始不对的也

陆续出现，酒桌开始稀疏，江湖逐渐

寂寥。而在此期间，林峰饭店也一

再搬迁。

重入“林峰”，已在塔海。那批

人，家事略安，人生眼看尘埃落定，

蛰伏多年的豪情重又萌发。一路追

寻过去，“林峰”竟然还在。其实，

“林峰”一直都在。桌椅摆开酒斟

满，羊蹄豆腐丸葱花肉，老几样一上

桌，顿觉时光逆转。

嘘唏之际，有混得好的，吆喝一

声，来几个硬菜。“土甲鱼如何？”鲍

鱼龙虾、鱼翅燕窝⋯⋯在林峰眼中，

世间最好的竟然还是土鳖土狗。一

辈子也不愿变的土滋味，一辈子也

改不了的土性子。

骤然发觉，多时不见，林峰日益

发福，头圆耳厚，目垂眉顺。莫名记

起禅门语录：“修行不外吃饭睡

觉”。眼前这位将无数生灵送上餐

桌的酒店老板，居然现出了几分烟

火缭绕的佛相。

来两斤土烧，江湖继续开张。

杯盏之间，一座城市与一代人的记

忆，被继续暗暗铭记。

我国在汉魏时期就有棉花的记

载，那时的棉花称为“织久”“白叠”

或“帛叠”。魏晋南北朝时又叫“木

棉”或“吉久”。

新采摘的棉花纤维中含有棉

籽，清除棉籽的这道工序叫“轧棉”，

俗称“绞棉籽”。棉花晒干并清除棉

籽后，古时称为“净棉”，现代叫“皮

棉”。棉花只有经过轧棉，才能分离

出棉籽，最终将皮棉弹松，用于纺

纱、絮被胎、絮棉衣等。

人们最早是用手来剥离棉籽

的，这种原始剥棉籽的方法，虽容易

操作，但效率很低。后来人们发明

出一种称为“擀”的工具。到了宋

代，人们才逐渐学会用铁筋或铁杖

去棉籽，称之为“赶搓法”。元代王

祯在《农书》中首次绘出了木棉搅

车，这种搅车是在辗轴即铁杖或铁

筋的基础上，结合滚压原理发展起

来的轧棉机械。对于棉花初加工技

术来说，搅车的出现无疑是重大突

破，这种工具大大提高了轧棉效

率。明朝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

详细阐述并绘制了一种由一根直径

较小的铁辊轴和一根较粗的硬木辊

轴及两个木槌组合而成的搅车，它

只需一人手足并用操作，灵活方便，

适合小农经济时期一家一户使用。

搅车，亦称“踏车”“轧车”。这

种木搅车，利用曲柄碾轴、挤轧等力

学原理，生产效率较从前沿用的轧

棉铁轴或铁杖提高了很多，是我国

轧棉技术的一大进步。此前铁轴或

铁杖容易使原棉积滞，不能迅速轧

籽，改用此法后，棉花虽多，去籽得

棉不至于积滞。轧棉时，先将搅车

安装在长条凳上，用石块压住，以使

其稳固，然后轧棉工匠坐在凳子上，

左脚踩木档带动连接搅车两个木槌

纤绳之中的铁辊轧轴使其旋转，右

手摇动曲柄的木辊轴，两个辊子之

间形成一定的缝隙，使之上下的铁

木轴以相反方向不停地滚动。左手

捏棉花，塞进两轴之间相互挤轧，棉

籽被轧辊阻挡，直至皮棉从缝中通

过，棉花与棉籽分离，棉籽落于内

框，皮棉挤出于外。

千百年来，结构小巧、操作简

易、拆卸方便的搅棉车，是民间一直

使用的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

后期，在我市农村还有人使用它。

随着社会进步，如今搅棉车已被现

代轧棉机所取代，封存在人们的记

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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